
仓爷在官仓几十年，朝廷的
事，多少也明白些。他知道，长期
以来，工部与户部的官员一向不
睦。除了见解分歧、利益冲突，人
与人之间，总还有性情的差别。
由此，导致言语行为各异、待人接
物不同，处理公务有别。年深日
久，积怨日深。官官相护的年代，
仓爷想，他能借用的，也只有这一
个机会了。

可是，当康悔文和仓爷来到
巡抚衙门时，连门都进不去。

仓爷当然明白，进巡抚衙门，
是要花银子的。他已事先做了准
备，把手头的五十两银子换成了
散碎。本是想疏通门子的，可谁
知道巡抚衙门深似海，银子花了，
连个带顶子的官都没见上。

怎么办呢？开初，仓爷本想
击鼓喊冤。可是，连鼓槌都没摸
着，他们就被禁军赶走了。康悔
文也犯了愁，他问仓爷：老师，这
门怎么这么难进呢？还有别的门
路吗？仓爷叹了口气说：先住下，
再想办法。

当晚，两人在鼓楼街背面的
一家小店住下。仓爷沉思良久，
说：我想起来，巡抚衙门里有一姓

吴的师爷，与我算是乡党。如果能
见上他，或许可以把状子递上去。

康悔文问：这吴师爷他住哪里？
仓爷摇摇头说：只是听人说

起，连面都没见过，哪里知道。
康悔文想了想说：老师你先

歇着。我出去打听一下。
仓爷看看他，说：也好。只是

你人生地不熟，要处处小心才
是。早些回来，免我担心。

此时，已是傍晚，康悔文独自
一人走上了开封的街头。这里当
年曾是宋朝的国都，如今仍算是
繁华地界。大街上酒楼茶肆一家
挨一家，卖各样杂货的吆喝声此
起彼伏，小吃的摊点更是香气扑
鼻。时值八月，天已转凉，街面上
有人拉着一车车的菊花在叫卖。

康悔文转着转着，又来到了巡
抚衙门的大门前，他试着往门口走
了两步，立时被人拦住：干什么的？

康悔文先是施了一礼，说：官
爷，我想跟您打听个人。

一位带刀的禁卫看了他一
眼：找谁？

康悔文说：找一位姓吴的师爷。
带刀的禁卫说：想见吴师爷，

好大的口气。你是他什么人？可

有书信？
康悔文一怔，只好说：我老师跟

他是同乡。走得匆忙，忘记带了。
禁卫看他知礼，倒也算和气，

说：去，一边等着吧。兴许一会儿
就出来了。

康悔文就老老实实地站在一
旁。过了一会儿，只见一顶青呢
小轿从巡抚衙门里出来了。

禁卫努了努嘴：看见了吗？
吴师爷坐的就是这顶轿子。

康悔文赶忙说：谢过。
尔后，他就悄悄地跟着这顶

轿子走。跟了两条大街，那轿子
来到一条小街，停在一个院子门
前。康悔文紧走几步，待要上前
时，那师爷已下轿进了院子。

只听大门“吱扭”一声，关上
了。

康悔文站在大门外，急得直
搓手。片刻，他突然快步离去，在
大街上找到了一个代写书信的小
摊。他拍出几文小钱买了两张
纸，疾速写了几个字，揣在怀里，
再一次来到了师爷的门前，用力
敲起门来。

门开了，一个门子探头看了
他一眼，说：找谁？

康悔文说：我要见吴师爷。
门子冷笑一声：口气不小。天

晚了，老爷不见。说着，就要关门。
康悔文说：等等。说着，他从

怀里掏出一张纸来：你只要给我
通报一声，给你纹银二两。

那门子四下张望了一下，迟疑
着接过了那张纸，只见上边写着：

通报一声送纹银二两。康悔文。
见只是一张薄纸。那门子气

不打一处来，喝道：你诈到老子头
上来了？滚！

康悔文说：这怎么是诈呢？
我的名字写在上边。只要你通报
一声，三日之内，定有银子奉上，
我决不会失言。

那门子根本不听，照着那张
纸上啐了一口，随手丢在了地上，
说：呸！滚，快滚。再不走，你就
是想走也走不了了。

康悔文却又从怀里掏出一张
纸，说：这样，你不信我，你家老爷
会信的，你把这张给拿进去。

那门子怔怔的。迟迟疑疑地
又接过一张纸，只见上写着：案情
重大，冤深似海，请师爷代为同乡
引见巡抚大人，下欠纹银五十
两。颜守志 康悔文

在门子发愣的当儿，康悔文
又说：只要你家老爷见了颜守志
三个字，他会见我的。

门子看他一眼，又看一眼，见
此人也算体面。一时摸不清他的
来路，又怕万一真是什么故旧，落
师爷的责罚。于是缓声说：等着
吧。“叭”一声把门合上了。

吴师爷回到家，刚喘口气，净了
手脸，待要吃饭，见门子拿了一张纸
进来，一一报说。他听了，哼一声：
颜守志？正想说不见，可转念一
想，不知有哪路“神仙”隐身其后。
迟疑片刻，他说：你让他进来吧。

康悔文跟着门子进了师爷
家的大门。这是个两进的院子，
当他来到二门时，却见这位师爷
就在堂屋门前站着，手里拎着他
写的那张纸。师爷见是个中年
人，“哗哗”抖着手里的纸，喝道：
大胆刁民！这是你写的？

康悔文说：是。
师爷说：你是何人？家住何

处？就凭一张纸，也敢来见官？
康悔文说：那上边不写着的

吗？我姓康，名悔文。我的父亲
康咏凡，祖父康国栋。河洛人
氏。我的老师颜守志，跟您是同
乡。因案情重大，刻不容缓，所以
才求到您的门下。

师爷说：就凭这张薄纸？哼。
康悔文说：那不是一张纸，那

是一个“信”字。我纸上写的，三
天之内，一准兑现。

吴师爷“吞儿”笑了，说：那
好，你要见巡抚大人，是吧？你说

这张纸就是一个“信”字，你还说
你是康国栋的孙子，对吧？

康悔文说：我就是康家的孙子。
吴师爷很不屑地抖着手里的

那张纸，但他到底是见过世面
的。他上下打量了康悔文一番
说：好吧。本师爷从不受人贿
赂，更不会受你一个毛孩子的要
挟。既然你说你是康家的后人，
这样吧，只要你有胆量，我就给你
出个主意。

吴师爷说：明日午时，是官府
设粥赈济的日子。巡抚大人会到
大相国寺去面见灾民、进香祈
福。在巡抚大人进寺之前，你只
要能把相国寺那口大钟撞响，我
就会引你见巡抚大人。

康悔文一愣，说：这……？
吴师爷说：你不是送我一个

“信”字吗？我说的，也是一个
“信”字。送客！

等康悔文走后，那门子追着
师爷说：老爷，老爷，那、那那……

吴师爷扭身看了他一眼，说：
何事？门子说：这人，有诈。你真
要帮他？

吴师爷重重地“哼”
了一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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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味“八月韭，佛开口。”老家地处豫中
平原，村子西面有一大块平整肥沃的田
地，村人们称之为“菜园”，各家各户在那
里或多或少都会种一些白菜萝卜韭菜等
菜蔬。农历八九月份，是韭菜抽薹的季
节。在清凉如水的秋日里，随着一场激
情秋雨的振臂高呼，菜园里憋屈了一个
夏天的韭菜们群情激昂，精神抖擞，争先
恐后从一畦畦青翠欲滴的绿色韭叶中间
伸出一根根圆溜溜、直通通的韭菜薹秆，
上面挂着一咕嘟韭菜花蕾，鲜嫩时可以
将带着花蕾的韭菜秆从根部掐断，这就
是平时吃的“韭薹”。过上一些时日，那
些未采摘的韭薹就逐渐变老，顶端的花
蕾处开出星星点点饱满新鲜的花骨朵，
一簇簇白灿灿的韭花密密匝匝地生长
着，小如米粒，洁白似玉，远远看去，就像
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雪花。一阵秋风拂
过，簇拥在一根根韭薹上的韭花，摇曳着
迷人的身姿，素雅清爽，清香四溢，宛如
一双双晶莹透亮的眼睛，又似一朵朵怒
放的菊花。走进韭菜地，俯下身凑近过
去，顿时有一股浓郁的韭花清香挟裹着
辣味扑鼻而来，让人不禁陶醉在这秋日
韭花的热烈和奔放之中。

在那个缺油少菜的年代，韭花酱是
庄稼人饭桌上的主打菜肴，一日三餐全
靠它下饭。记得小时候，每到秋天韭花

盛开的时候，母亲一大早就喊我起床和
她一起去菜园里摘韭花。母亲说早晨摘
的韭花带有露水，最鲜嫩，做出的韭花酱
味道纯正。母亲告诉我，摘韭花的讲究
多着呢，不是摘到篮里都是菜，只有那些
老嫩适中的韭花才有用。母亲一遍遍不
厌其烦地给我现场演示，最好摘那些开
败了花结了籽的韭花，含苞待放或是刚
开花的太嫩，水分大，辣味不够，吃起来
也没有筋丝儿；太老的韭花做酱也不行，
吃起来太柴，还垫牙。母亲沿着韭菜畦
轻盈地挪动着脚步，一双灵巧的手在韭
花底部轻轻一捋，顺手丢进随身挎着的
篮子里，整个动作娴熟自然，一气呵成。
我紧跟其后，模仿着母亲的动作，可一双
笨拙的手慢如蜗牛，看看母亲的篮子里
已经满满当当，我摘的韭花却连篮底都
没盖住。母亲把一篮子韭花倒进鱼皮袋
子里，转身又走进了韭菜地。太阳越升
越高，不知不觉间汗水浸透了我的衣衫，

低头一看，韭花绿莹莹的汁液把我的小
手染成了墨绿色。终于，母亲挎着篮子
从地里走了出来，一簇簇鲜嫩的韭花在
篮子里层层叠叠挤扛着，散发出特有的
醇香。母亲擦了一把汗说，摘得不少了，
该回去了。回到家里，母亲把大半鱼皮
袋的韭花全部倒进簸箩里，一家老小围
坐在簸箩周围，掐掉韭花的硬梗，一点一
点择洗干净，然后均匀地摊在苇席上晾
晒。等水气晾干了，母亲将韭花分别盛
放在几个搪瓷盆里，再放进去几块生姜，
抓几把辣椒，撒上一把盐，带着我去村东
头的碓杵窑儿上搉韭花酱。

后来，随着年岁渐长，我离开故乡
外出求学，读了更多的书，对韭花也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书中说，民间有“韭
菜两头鲜”的说法，意思是韭菜在春秋
两季食用最为鲜美，即“春韭”与“秋
韭”，秋天的韭菜出薹，结出伞状相簇
的白色花蕾，叫作“韭花”。韭花古称

“菁”，《说文解字》解释：“菁，韭花也。”
汉朝崔寔在《四月民令》中记载：“八月
收韭菁，作捣虀。”元代许有壬《韭花》
诗曰：“西风吹野韭，花发满沙陀。气
较荤蔬媚，功于肉食多。浓香跨姜桂，
余叶及瓜茄。我欲收其实，归山种涧
阿。”韭花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美食，还
能够开胃生津、增食欲、促消化。现代
医学研究表明：韭花营养丰富，富含维
生素、蛋白质、钙、磷、铁、胡萝卜素、核
黄素、抗坏血酸等多种有益人体健康
的物质，既是美食又有着十分广泛的
食疗价值。汪曾祺先生曾写过一篇
《韭菜花》，里边提到五代时一位叫杨
凝式的书法家，一天收到朋友赠的韭
菜花，味特美，兴致一来，就给友人回
了一封“韭花帖”表示感谢，不但字写
得好，文章也极有风致，其中有一句：

“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
几十年来，吃着母亲做的韭花酱，我

从少不更事即将走入不惑之年，经历了
人间百事，品味了酸甜苦辣，韭花的清香
一直氤氲在我的人生记忆。年迈的母亲
知道我爱这一口，直到如今每到秋天还
亲自为我做韭花酱。一瓶普通平常的韭
花酱，像一位信使，携带着母亲丝丝缕缕
的心意，无声无息地传递着家的讯息和
亲情的温暖。

军歌嘹亮

♣ 徐宜发

战地彩云飞（下）

秋风送来韭花香
♣ 梁永刚

人与自然

秋日看树
♣ 李星涛

秋天，每一棵树都是风景。
苦楝树落尽了叶子，却将一簇簇

金黄的楝果挂在枝头，阳光下闪烁如
金星，诱来无数的楝雀啄食。我真不
明白，楝果那么苦，为什么楝雀吃起
来却如同吃蜜枣？

乌桕的叶子比枫叶还要红艳，灿
灿的，像是树上停泊了一朵晚霞。它
的果实业已绽裂，露出半圆形骨头般
的白粒。乌桕树也叫狗骨头树，它不
仅木质坚硬，而且果实也如狗骨，锤
砸不碎，火烧不裂。白杨落尽了叶
子，只剩下一丛丛向着树身紧紧靠拢
的枝条，麻雀欢跳其间，弹奏着枝条，
就像是一片片会飞会唱的叶子。

香樟不怕冷，但叶子的边缘都被
朔风扫描上了酱紫的线儿，树梢尖端
的几片叶子已经完全变成赤酱的颜
色。它们点缀在绿丛间，时隐时现，
煞是好看。

栾树高挑起一穗穗果荚，颜色有
嫩绿、绯红、胭脂红。嫩绿的莹润若
玉，光滑的表皮上洇染着淡淡的粉
紫，恰如四月雌性香椿果实的颜色。
绯红得好像是少女突然听到了闺蜜
说了一句有盐有醋的话，脸上刚飞上
的一朵红云。胭脂红的果荚呢，简直
就是朝阳储存的美玉雕琢而成的。
这些缤纷的果荚，一律由三瓣光滑的
叶片缝制而成，状如古代美女腰间垂
下的香囊。每一个果荚里面均装着
六粒对生的果实。那果实大似绿豆，
幼时青绿，熟时椒黑。如今，四方通
达，南方的不少树木也到北方来安家
落户了，它们和平原上的槐树、椿树、
枫杨等一起，共同把淮河两岸打扮得
风姿绰约、嫣然缤纷。

最美的要数银杏。碧蓝的天幕
下，银杏的树干宛如一束束光柱，向天
齐射，忽又于半空炸裂出无数金黄耀
眼的叶片。那叶片即便零落在地，里
面依然蓄满了盈盈的光芒。再看那叶
脉，淡青的，像是女子手上的青筋，一
点也没有颓唐的样子。叶柄呢，则青
得发亮，宛然是绿叶的汁液凝固。

整片叶子光亮饱满，就像是七分
阳光与三分月光相混合，最后凝固而
成的光体。其光芒四射的激情，只有
在梵高的名画中才可以找到；其潇洒
俊逸的神态，只有在得道的高僧身上
才可以发觉。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些
叶子在凋零之前，一点也没有沮丧的
神情，依旧笑迎秋风，继续挥洒着生
命的光焰。它是现实的，又是浪漫
的，它在注视着生活，又在超脱着生
活。人生倘若能将凋零的日子过得
如此豪华，能将生命最后绽放得如此
绚烂，这该是一个多么豁达而又潇洒
自由的灵魂啊！

风越刮越硬，空中越来越空旷。
大雁也驮着对萧瑟的恐惧，惶惶迁徙
他乡。而秋树走不动，它们依旧扎根
在地下，将叶子燃烧成灿烂的春花，
点缀在荒凉的空中。

记得著名演员秦怡曾出席过一
次春节茶话会。她虽然满头银丝，却
一袭红衣，岁月和服饰的强烈对比之
下，分明让我们感到了她内心永不熄
灭的生命活力。那一袭红衣，既是对
岁月的敬畏，也是对岁月的蔑视。这
不由让我想到了秋日里那些在风中
正放射着灿烂光华的树叶。

生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既定
的形容，这秋树越是到了岁月的尽
头，也就越是美到了的极致。因为，
这不仅仅是它们生命绽放的过程，更
是它们潇洒地对待生活的具体体
现。我想，那一棵棵秋树心中一定都
端坐着一位得道的高僧，他正借助于
一圈圈年轮，向着尘世诵读着自然而
又法力无边的经文。

朱彩云是个苦命的人，也是个幸运的人，更是一位令
人敬仰的抗美援朝老兵。她 11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3岁加入抗美援朝志愿军，1950年 12月跨过鸭绿江奔赴
前线作战。她和她的战友们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冒着枪
林弹雨，不顾自己的安危奋力抢救伤病员，挽救了一个个
人民战士的生命，用鲜血和大爱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

——题记

金秋曲（国画） 吴刚

夜幕中跨过鸭绿江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 9月 15日，美国出兵朝鲜，战火很快

就要蔓延到鸭绿江边。
1950年 10月 8日，应朝鲜政府请求，我人民

解放军迅速组建人民志愿军，并做好了随时入朝
作战的准备。

10月 25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
打响了。第二天，小彩云所在的第四野战医院接
到命令，立即赶赴朝鲜战场参加战斗。全院医护
人员乘坐军运专列急速北上，刚过13岁生日的小
彩云和战友们，一路谈笑风生，憧憬着美好的未
来。列车驶过了郑州、石家庄、北京等地，运行 7
天 7夜到达黑龙江北安市停了下来，全院 700余
名白衣战士下车就地接受任务。命令要求，医院
要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筹建一所能容纳
2400张床位的战地医院，接受来自朝鲜战场的伤
病员。

时间就是命令。深秋之交的北安市，早已雪
花飘飘，天寒地冻，大气温度降至零下 20多摄氏
度，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在院领导的带领下，一所
可容纳2000多名伤病员的战地医院如期建成了，
并接纳了50名来自东北地区的热血青年，充实到
野战医院的护理队伍。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一切就绪，大家等待着新任务的到来。

北安的工作刚刚安顿下来，新的命令又来
了。1950年 11月 28日，第四野战医院即刻开赴
朝鲜战场。一趟满载着白衣战士的军列开出了
北安，于 12月 4日晚到达辽东上河口，转乘汽车
到鸭绿江边之后徒步过江。

入冬的鸭绿江水不再是汹涌澎湃，而是“冰冻
三尺”，进入了冰的世界。江面如同平坦的大道，
别说人可以在上面行走，就是跑汽车都没有问
题。尽管如此，先遣部队还是在江面上架起了一
座炸不断的浮桥，这是一条连接中朝两国的钢铁
运输通道，是中朝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有力见证。

夜幕笼罩着大地，天空没有月光和星星。这
一拨儿上桥过江的是野战部队医院的医护人员。
小彩云身材矮小，处处受到呵护，自然要走到队伍
的中间，好有人前后照应。过江大军只有脚步声
伴随，没有其他任何声响，没过多长时间大队人马
全部过境踏上了朝鲜的国土。医护部队入朝了。

就在部队过境不久，远处空中传来了“嗡嗡”
的飞机声响，而且由远而近声音越来越大。韩路

连长喊道：“飞机来了，快卧倒！”大家随后趴在地
上，一片寂静。紧接着韩连长又喊道：“朱娃子过
来没有？”小彩云立刻回应：“我在这儿呢！”韩连
长这才放下心来。地面漆黑一团，敌机没有发现
目标，绕了一圈就飞走了。50年后的 2000年秋
天，当年的小彩云已年过花甲，两鬓花白，是一位
受人尊敬的老奶奶，她专程到北京去看望韩路连
长。二人相见泪如泉涌，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俩
人两手相握久久没有松开……当年他们入朝作
战，谁也没想到能活着回来，一门心思：一切为了
胜利！半个世纪后，老战友能在首都北京见面，
百感交集，感慨万千，他们强忍泪水诉说着那难
忘岁月。采访中，老人家讲到这里潸然泪下，我
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噙着泪花记录着这感动
心灵的一幕。

青春在战地绽放光彩

入冬的朝鲜是那么的寒冷。部队进山个个
冻得浑身发抖，山上找不到一滴水喝，饿了就解
开干粮袋，吃上几口入朝前伙房提前准备的面
饼。谁也不会想到，大伙的干粮袋行军途中，都
集中与马灯一起放在马车上。路上崎岖不平，一
路颠簸，不知道啥时候把马灯颠翻了，灯里的煤
油洒在干粮袋上浸入食品，里面装的面饼一股煤
油味。战士们只管吃，谁也不舍得撂下，无意中
给大家上了一堂“饥不择食”的实践课。

入朝作战，我军的野战医院哪像个医院？医
院既没有固定的院落更没有病房床位，所有的困
难都是自己想办法克服。几经转战他们落脚定
州的德站里，伤员只好安置在朝鲜百姓家里。
1951年 1月初，医院接收了从前线下来的 800名
志愿军伤员，分散住在当地住户的民房里。地上
铺上稻草，上面放上部队统一配发的被褥，500克
容量的罐头盒就是“饭碗”，筷子都是就地取材用
树枝刀削而成，就这样的“餐具”也不够每人一
套，都是五六个人合用，解决吃饭问题。小彩云
依然分管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重伤员。几
年的历练，小彩云干起活来十分利索，喂水喂饭、
端屎端尿、擦洗伤口、巡视伤员、安放遗体等都得
心应手。她动作熟练，干活麻利，是一把忙里忙
外的好手。

美国依仗武器上的优势，肆无忌惮地挑衅我
方，轰炸机飞来飞去，不是扔炸弹就是扫机枪。
战地医院的医护人员，为防止目标暴露不能戴口
罩，不能穿白大褂，天一落黑就用棉被遮挡窗户，

即便这样夜晚屋里也不敢有一点光亮。
特殊的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人才。在黑暗中

操作是朝鲜战场一项超常规的技能，战地医院的
护理人员都掌握了摸黑静脉注射技术。每逢遇
到夜间静脉注射，小彩云先把手伸到伤病员胳膊
肘弯处，用手摸着静脉血管，再用碘酒和酒精消
毒，用右手扎针头，划根火柴借用微弱的亮光，看
着血管是否回血，有回血就把药推进去，若没有
回血就再扎一针。老人家说，这样做是残酷的战
争逼出来的。

1951年 12月，根据战地救护需要医院进行整
编，改称志愿军后勤第三基地医院，设有轻伤队、
重伤队、内科队、传染病队、分类后送队。14岁的
小彩云所在的是重伤队，她知道肩上的担子不
轻。他们所接收的主要是头部伤、烧伤、胸腹部伤
和大腿骨折的伤员，受伤人员不仅不能自理还很
容易出现严重感染，甚至造成“破伤风”和气性坏
疽等，必须精心护理。一旦接到任务，抬进来的伤
员少说是几百名，有时是上千人，医护压力很大。
医生天天忙于伤病员的各种检查、手术、换药，一
个护士要负责四五十名伤病员的吃喝拉撒睡，忙
得手脚没有闲的时候。有一次，小彩云手里掂着
两个葫芦瓢去给伤员们打饭、打菜回来，路过一个
小山坡遇上敌机飞来。在她看来，这个时候她打
来的饭菜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不能抛洒一点。
她什么也顾不得，紧紧抱住两个葫芦瓢，卧倒在地
一动不动，饭菜丝毫未洒。所幸没有被敌机发现，
听不到敌机的“嗡嗡”声她才爬起来，来到病床前
给伤员一个个喂吃喂喝。伤病员都为这个小护士
喝彩，称赞她勇敢、了不起。

战地医院驻地变换不定。有一天他们又要
转移了，医院仅有一辆马车，大多装的是随军物
品，行军全靠两条腿。路上坑坑洼洼，小彩云走
走跑跑，情急中不知道啥时候丢了一只鞋，发现
后再也无法找回。这不是一双普通的鞋，是养母
辛辛苦苦熬夜做给她带着，几年都不舍得穿，唯
一的纪念成了她永远的思念。

朝鲜战场对敌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
鲜人民军是肩并肩、手拉手，情同手足，亲如兄
弟。战地医院救治的伤员中，有时我方医院接
收的也有朝鲜人民军伤员。1952 年夏天，医
院重伤队又接收了一大批战地送来的志愿军
重伤员，其中一个是 20 来岁的年轻战士。他
伤在颈部，脖子被打穿了，呼气、吸气从外表都
能看得出来，说不成话，进不了食，伤情十分严
重，看着让人心疼。护士长也把他交给了小彩

云 来 负 责 护 理 ，这 是 一 种 信任，更是一种责
任。小彩云人小办法多，她专门把大米稀饭里
的米油撇出来一点一点地喂，每次少喂勤喂，有
了营养伤口才能愈合。还想找点白糖给他拌水
喝，可惜横竖找不到，只好作罢。天热，小伙子
的伤口生了蛆，彩云用医用镊子一个个地把蛆
夹出来，再涂上药，加快伤口愈合……过了一段
时间，这位小伙子痊愈，怀着感激之情离开了医
院。说起这事，老人家很遗憾没有记着他的名
字，更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只能留作一种记
忆，深深地镌刻在脑海里。

敌人凶狠残忍，心狠毒辣。1952 年 11 月
20 日，几架看似古怪的美国飞机，在朝鲜北部
伊川的上空转了几圈便悄悄地飞走了。随后
有人发现地上增添了不少从未看到的小虫子，
还有许多跳蚤和冬天根本不会出现的苍蝇。
仔细再找，又发现了一些纸筒、纸包，里面全是
跳蚤、蜘蛛、蚂蚁、蟋蟀、虱子等小动物。昆虫、
小动物不仅在志愿军阵地出现，也在朝鲜居民
区里出现了。无疑，这是朝鲜战争的一种新动
向。经过志愿军医务人员取样化验，是惨无人
道、灭绝人性的美军把鼠疫杆菌、霍乱杆菌、伤
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等十多种病
菌，伴随着细菌弹投掷下来，伤害了不少人。
他们的罪恶行径，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
的正义谴责！

中朝两国人民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不屈
不挠，顽强抵抗，1953年 7月 27日夜，世界战争史
上极为惨烈的朝鲜战争终于停战了。小彩云所
在的基地医院群情激昂，彩云和她的战友们载歌
载舞，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据不完全统
计，在他们赴朝作战 3 年零 1 个月的时间，在这
1125天不寻常的日子里，共救治、转运伤病员达
10万人之多。全院有 45名医护人员牺牲在朝鲜
战场，烈士们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还有40多名
白衣战士负伤，留下了时代的印记。1953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第三基地医院的领导和
医护人员，分别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授予
二级勋章、三级勋章和军功章。1954年 5月，17
岁的小彩云离开朝鲜载誉回到祖国，在平凡的岗
位上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岁月流逝，时光荏苒。70年过去了，当年的
小彩云已进入耄耋之年，她和蔼可亲，慈祥善良，
深受大家敬重。现在老人家安居在环境优美的
郑州河南军区干休所，儿孙绕膝，四世同堂，生活
越来越香甜。


